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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图书馆藏稿本《群书题识杂抄》考论∗

李 翔 宇

　 　 内容摘要:国家图书馆藏《群书题识杂抄》四册,著录为“吴兴沈氏仪

黄精舍抄本”,不题撰人。 据用笺、钤印及笔迹可考知,系民国时上海佣

书人沈韵斋之稿本,成书时间上限约在 1923 年末,下限当在 20 世纪 40
年代初。 《群书题识杂抄》是现可查知的首部关于黄丕烈藏书的版本目

录,是晚清以来黄丕烈研究潮流的延续,但并未沿袭辑录黄跋以推究书事

的传统路径,而是重点研究黄氏藏书的版本形态。 其解题多取材自清乾

嘉至民国时公私书目、别集和题跋,兼采沈韵斋经眼或托人访书的记录。
《群书题识杂抄》录存了一些已佚旧本的实物形态,书后所附王兆麟访书

手稿展示了民国初年江南部分中小藏书家的藏书情况,是晚清民国时期

重要的藏书史料。
关键词:《群书题识杂抄》 　 沈韵斋　 黄丕烈　 版本目录

国家图书馆藏《群书题识杂抄》 (索书号:16867;下文简称《杂抄》),
不分卷,四册,未题撰人。 该书系郑振铎旧藏,卷端和末叶分别钤有“感

峰楼藏”“长乐郑振铎西谛藏书”和“长乐郑氏藏书之印”三朱文印。 每册

书衣题有“士目”,但内无书题①。 《杂抄》用十行乌丝栏笺写,每行约二

十二至二十四字不等,部分笺纸框外左下方有“吴兴沈氏仪黄精舍藏书”
十字木记。 每册前各有目次,内文增删批注甚夥。 《西谛书目》著录其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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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∗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“乾嘉时期江浙藏书家生态探赜”(18BZW098)阶段

性成果。

 

《西谛书目》著录作“群书题识杂抄” (北京图书馆编:《西谛书目》,文物出版社,
1963 年,叶五十)。 为便于表述,本文沿用此名。



“吴兴沈氏仪黄精舍抄本”①,而有关作者和版本细节则语焉不详。 无论

是书衣所题的“士目”,抑或是所用“仪黄精舍”的笺纸,均指示《杂抄》与

清乾嘉时著名藏书家黄丕烈有关联。 逐条查考发现,《杂抄》 所著录的

567 部书中,除 20 余部存疑待考外,俱为黄丕烈旧藏。 《杂抄》是一部有

关黄丕烈藏书的版本目录,每一条目均有解题,篇幅长短不一,叙载书中

序跋、行款、题识等版本信息。 该书因性质不明,久未受学界措意。 本文

将考证该书作者及成书时间,探讨其编纂特点,并试揭其学术史价值,尤
其是在晚清以来黄丕烈研究史上的独特地位。

一、《杂抄》性质考实

(一)《杂抄》的作者和版本性质

《杂抄》卷端钤有“感峰楼藏” 朱文方印。 国家图书馆藏民国八年

(1919)抄本《书钞阁行箧书目》 (索书号:XD8829),卷端同样钤有“感峰

楼藏”印,末叶手跋云:“己未六月吴兴沈氏感峰楼再录,韵斋记。 时居上

海露香园路。”知感峰楼系吴兴人沈韵斋之室名②。 仪黄精舍为沈韵斋另

一室名。 陈乃乾《读书识小录》 云“民国初年,吴兴沈韵斋(毅) 寓居苏

州”③,知沈韵斋本名沈毅。 上海图书馆藏钱谦益稿本《明五七言律诗

选》(索书号:线善 753983-86)并钤“沈兆熊印”“韵斋长寿”两印,浙江图

书馆藏清宣统元年(1909)抄本《红豆庄杂录》 (索书号:善 007676)末叶

题识落款为“乌程沈兆熊韵斋识”④,兆熊应系其字。
审《杂抄》书迹,乃出自同一人手笔,比对它与国家图书馆藏沈韵斋

抄本《拜经楼书目》(索书号:
 

15585)⑤中的常用字,行草书写法高度一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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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④

⑤

 

国家图书馆“联机公共目录查询系统”沿袭此著录。

 

李军已指出“感峰楼为民国间湖州沈韵斋(一作均斋)藏书处”(李军:《顾氏过云楼

藏书曾拟售让考———兼论过云楼藏书的流散问题》,《版本目录学研究》第七辑,北
京大学出版社,2016 年,第 468 页)。
陈乃乾著,虞坤林整理:《陈乃乾文集》,国家图书馆出版社,2009 年,第 182 页。

 

亦见于缪荃孙等撰,吴格整理点校:《嘉业堂藏书志》卷四“红豆庄杂录”条,复旦大

学出版社,1997 年,第 484 页。

 

此书末附沈韵斋题识一行:“己未六月从海昌费氏藏本过录,韵斋记。”笔迹与正文

一致,知全书系沈韵斋亲笔抄录。



(例见表 1),知《杂抄》出自沈韵斋之手。 《杂抄》中多有沈韵斋涂乙改辨

增补的字迹,加之钤有“感峰楼藏”印,知其应为沈韵斋的亲撰手稿,而非

抄本。
表 1　 沈韵斋抄本《拜经楼书目》与《杂抄》行草书书迹对比

国家图书馆藏沈韵斋抄本

《拜经楼书目》行草书手迹
《杂抄》书迹

数

图

藏

　 　 沈韵斋生平鲜见记载,今略稽如下。 据民国藏书家刘承幹日记,清末

时,沈韵斋曾在浙江南浔司理皕宋楼陆氏家宅会计事务,兼管藏书,得便

借抄皕宋楼所藏珍本;后陆氏家资不逮,将其解聘①。 沈韵斋旋移居苏

州,辗转于书业谋生②,并与朱祖谋、张尔田等学界耆宿交善。 不过这时

他的生计仍很困难,只得在 1912 年将大宗藏书让售与刘承幹。 后迁居上

海,转行成为佣书人,长期供职于杨寿祺(1894—1971)经营的来青阁书

庄,结交费寅、陈乃乾等沪上书业同人,如他曾在来青阁帮助陈乃乾鉴得

一部珍稀的抄本《魏雪窦诗》③。 此外,沈韵斋尚有为贩书谋利而作伪的

行径。 为便售欺,他曾伪造《鸣野山房书目》 《上善堂宋元版精钞旧钞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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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刘承幹著,陈谊整理:《嘉业堂藏书日记抄》,凤凰出版社,2016 年,第 39—40 页。
沈韵斋此时可能受聘于来青阁书庄。 来青阁书庄本系苏州旧书肆,1913 年初在上

海福州路开分号,1918 年店主杨寿祺举家迁沪(详参俞子林:《杨寿祺与来青阁书

庄》,《出版史料》2010 年第 3 期,第 14—21 页)。 据上引感峰楼抄本《书钞阁行箧

书目》卷末沈韵斋自题,他至晚于 1919 年到沪,与来青阁迁店轨迹基本一致,其当

为随迁至沪的旧店员。 国家图书馆藏沈韵斋抄本《天禄琳琅查存书目》 (索书号:
XD8663)书衣纸背有民国十八年(1929)苏州人周清臣(1872—1929)讣告。 周氏系

清末民初苏州知名书肆文津书林店主,能识古书,籍属湖州(江澄波:《吴门贩书丛

谈》,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2019 年,第 439—440 页)。 周氏与沈韵斋同乡,殁后其家

又致讣于沈韵斋,堪为沈韵斋与苏州一邑书肆店主交往之一证。
陈乃乾著,虞坤林整理:《陈乃乾日记》,中华书局,2018 年,第 8 页。



目》,前者经来青阁大量印售①;还制作出真伪混杂的《咫进斋善本书

目》②,等等。
沈韵斋熟稔并勤于抄藏明清以降公私目录,目前已查知其所抄书目

达 19 种、22 部③。 佣书便于经眼善本、搜辑名家片羽,职是之故,沈韵斋

留心收集抄录吴翌凤、黄丕烈等清代藏书大家的题跋,所获颇丰,惜多不

传。 此外,沈韵斋还曾专门辑出《皕宋楼藏书志》中著录的题跋并汇为一

编④,以备查阅。 沈韵斋用力于书目题跋文献,成绩可观,显然已是民国

时期上海蟫林中颇具才能的佣书人。 但也正因声名不彰,他的目录版本

学实践和成绩遂隐入书后,鲜见关注。
(二)《杂抄》的成书时间

《杂抄》解题多征引晚清至民国初年的公私书目文献(详后文)。 逐条

查考发现,所引诸书中,成书最晚者系王国维受托为蒋汝藻编的《传书堂藏

善本书志》,该书初稿基本完成于 1923 年 5 月,并于 1924 年 7 月将全稿交

予蒋氏。 但应留意的是,该书志在编纂过程中至少出现了手稿本、“摘抄清

本”和誊清稿本三个版本⑤。 王国维 1923 年 9 月 26 日致蒋汝藻函云:
公之书目大致已修改完竣,惟宋元本诸种前在摘抄清本上已改

一过,须两本参合,将来可将彼本所改者录入稿本,乃完全耳。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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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④

⑤

⑥

王伯祥:《庋榢偶识》 卷三,中华书局,2008 年,第 104—105 页。 陈伟文:《孙从添

〈上善堂宋元板精钞旧钞书目〉辨伪》,《古典文献研究》第十九辑上卷,凤凰出版

社,2016 年,第 280—293 页。
赵兵兵:《京师图书馆善本书目与〈咫进斋善本书目〉关系考》,《中国典籍与文化论

丛》第二十七辑,凤凰出版社,2023 年,第 294—295 页。
国家图书馆藏有《玉轩新纂古今书目》《拜经楼书目》《书钞阁行箧书目》《日本访书

续志》《天禄琳琅查存书目》等,首都图书馆藏有《绛云楼书目》,上海图书馆藏有

《咫进斋善本书目》,南京图书馆藏有《楝亭书目》,浙江图书馆藏有《江阴李氏得月

楼书目摘录》《延令季氏宋板书目》《昆山徐氏传是楼宋板书目》《海源阁书目》,上海

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有《静思轩藏书记甲编》,等等。 篇幅所限,兹列举其中之要者。
即国家图书馆藏稿本《皕宋楼藏书题跋辑录》(索书号:XD8349,仅存卷四集部),用
“感峰楼钞藏”笺,系沈韵斋手录,并钤“沈均斋收藏印”朱文方印。
王国维手稿本凡九册,现藏国家图书馆(索书号:18249)。 “摘抄清本”全帙或已不

存。 誊清稿本现藏台湾“中研院” 中国文哲研究所,曾影印编入《王国维先生全

集·续集》(大通书局,1976 年),本文据影印本引用。
房鑫亮编校:《王国维书信日记》,浙江教育出版社,2015 年,第 584 页。



其意即,将在“摘抄清本”上改过的宋元本数种提要与手稿本参合修订,
厘为誊清稿本,方可竣事。 吴修艺对比陈乃乾辑《观堂遗墨》收录的宋刊

《尔雅疏》提要与王国维手稿本和誊清稿本,厘清三本间衍生次序为手稿

本—《观堂遗墨》 本—誊清稿本①,此说得之。 就此篇《尔雅疏》 提要而

言,誊清稿本的文本确系源于《观堂遗墨》本和手稿本的拼组,亦与王国

维函中所谓“两本参合”相侔②。 故知誊清稿本为《传书堂藏善本书志》
的定本。

陈力指出,这部誊清稿本“字体不一,显然抄录者较多,甚至一叶中

之多篇书志即由不同人抄成”③,检视确然。 观察此本中诸人手迹,其中

杂羼较多的一种楷书风格颇近沈韵斋,比照上海图书馆藏沈韵斋感峰楼

抄本《弓斋日记抄》(索书号:线普长 025914)中的楷书字迹,从结体到写

法均相一致(例见表 2),知系沈韵斋手迹,沈氏是《传书堂藏善本书志》
誊清工作的主要参与者之一。

表 2　 沈韵斋抄本《弓斋日记抄》与《传书堂藏善本书志》誊清稿本楷书书迹对比

沈韵斋感峰楼抄本《弓斋日记抄》 《传书堂藏善本书志》誊清稿本

斋

读

复

　 　 沈韵斋参加誊抄工作,应因其与蒋汝藻的交谊。 上海图书馆藏沈

韵斋仪黄精舍抄本《唐刘蜕集》 (索书号:线善 T89784)末叶朱笔跋云:
“壬戌六月,据崇祯刊本录于蒋氏传书堂之西厢,韵斋并记。”国家图书

馆藏徐乃昌抄本《万宜楼善本书目》 (索书号:15576)书衣有沈韵斋手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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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吴修艺:《王国维版本目录学的成就———〈传书堂藏善本书志〉研究之一》,《江淮论

坛》1986 年第 2 期,第 90 页。
如誊清稿本中关于宋刊《尔雅疏》存藏情况的介绍,手稿本无而《观堂遗墨》本有;
誊清稿本保留了《观堂遗墨》本附入的大量校记,而且完全吸收了《观堂遗墨》本完

稿后的覆校改动。 可见誊清稿本的抄录时间较晚,当在《观堂遗墨》本(即王国维

函中之“摘抄清本”)完稿并完成覆校后。
陈力:《王国维〈传书堂藏善本书志〉略述》,《文献》2010 年第 1 期,第 13 页。



二行云“汪鸣銮侍郎万宜楼善本书目 / 徐积余观察手钞本　 蒋氏传书堂

主人赠”。 蒋汝藻藏书“无前人罕秘自惜之弊,学人每从借观”①,沈韵斋

为其座宾,自便借校;而汪鸣銮《万宜楼善本书目》传本稀见,且为徐乃昌

手录,故藏家视为珍物,蒋氏慨然赠予沈韵斋,堪见两人交谊之切。
1923 年 6 月北上之前,王国维一直居沪并任教于哈同创办的仓圣明

智大学,兼纂《传书堂藏善本书志》。 是年 4 月 10 日陈乃乾曾托沈韵斋携

书转致王国维②,表明沈韵斋此时与王国维有所联系,或应已参与了《传书

堂藏善本书志》的誊抄工作。 对比《杂抄》中所载宋刊《尔雅疏》提要与《传
书堂藏善本书志》的三个版本(仅引证内容相重合的部分),如表 3 所示:

表 3　 《杂抄》与《传书堂藏善本书志》提要对照

《 杂 抄 》 第

335 条③

尔雅疏十卷(宋刊本)
前三卷用明洪武时公牍纸印,每卷有元明补刊之叶

∙∙∙∙∙∙∙∙∙
,卷七一卷补叶

∙∙∙∙∙∙
殆居其半
∙∙∙∙

。

《传书堂藏善

本 书 志 》 手

稿本

尔雅疏十卷(宋刊本)
陆存斋所藏系用元至顺间公牍纸印。 此本首三卷所用公牍纸,印
有“洪武二年”字,则又在陆本后。 故每卷皆自宋迄明递补之叶。
第七卷自第八叶至末均是补刊,然行款一仍旧疏,字画亦谨饬,盖
即用旧印本景刊。

《传书堂藏善

本 书 志 》 摘

抄清本④

尔雅疏十卷(北宋刊本)
吾乡陆氏皕宋楼藏本,用元至顺间公牍纸印。 此本前三卷亦用公

牍纸,屡见“洪武二年” 字,则又在陆本后,可见书板至明初尚存

矣。 故每卷中皆有自宋讫明补刊之叶。 第七卷中补刊者几及其

半,然行款一仍旧疏,字画亦颇谨饬,盖即用旧印本景刊。

《传书堂藏善

本书志》誊清

稿本

尔雅疏十卷(宋刻本)
此书海内旧有二本,一藏袁氏五砚楼,一藏黄氏士礼居……吾郡陆

氏十万卷楼所藏,又别一本。 今袁本已佚,陆本又流出海外,惟此本

为硕果矣。 袁本据阮文达校勘记谓,多明补之叶。 陆本用元至顺公

牍纸印。 此本前三卷亦用公牍纸印,屡见“洪武二年”字,则为明时

印本矣。 故每卷中皆有元明补刊之叶
∙∙∙∙∙∙∙∙∙∙∙

,卷七一卷补叶殆居其半
∙∙∙∙∙∙∙∙∙∙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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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亮:《整理说明》,王国维撰,王亮整理:《传书堂藏书志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20
年,第 6 页。

 

陈乃乾著,虞坤林整理:《陈乃乾日记》,第 7 页。
原书并未标注条数。 为便行文,笔者梳理排列原书条数,依次编号标出。 下同。

 

王国维著,陈乃乾辑:《观堂遗墨》,中西书局,2022 年,第 38 页。



《杂抄》所载提要系据《传书堂藏善本书志》誊清稿本当无疑,而誊清稿本

中的此篇提要恰为沈韵斋所录。 另比照《杂抄》中取材自《传书堂藏善本

书志》的多条解题,亦系抄撮自誊清稿本,故《杂抄》的成书在《传书堂藏

善本书志》誊清稿本完成后。 但誊清稿本完成的具体时间已无从考证。
据前引王国维函知,1923 年 9 月《传书堂藏善本书志》誊清稿本仍未蒇

事,则《杂抄》书成当不早于是时。
另《杂抄》第 562 条著录:“《刘子》十卷。 (旧刻本。 许博明购。)”许

博明即许厚基(1896—1959)。 许氏占籍吴兴,久居苏州,因家营实业而

颇有资产,喜蓄珍本图籍,室名怀辛斋,为民国知名藏书家。 这部《刘子》
在 1923 年 9 月为上海古书流通处所得,不久即转售予许氏①。 《杂抄》的

相关著录应在《刘子》出售后,亦即最早在 1923 年 10 月。
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图书馆藏有沈氏仪黄精舍抄本《士礼居

藏书目录甲编》二十卷(索书号:018. 87 / 4411 / 43,下文简称《甲编》),五
册②。 用十行蓝丝栏笺写,框外左下有“吴兴沈氏仪黄精舍藏书” 十字

(用笺同国家图书馆藏民国间沈氏仪黄精舍抄本《清人所著说文之部书

目初编》,索书号:XD8527),系沈韵斋精楷抄录。 由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

会主持纂修,编写于 1931—1945 年间的《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著录是

书,云:
是目全编所收宋元旧抄诸本,共计五百六十六种……与今所行

之《荛圃藏书题识》及《士礼居藏书题跋记》互相校勘,皆有异同,而
书之前后亦无序跋,未审为何人编辑也。③

首先,《杂抄》与《甲编》著录条目数颇为接近,仅差一部。 其次,《杂抄》
与《甲编》皆与旧有黄丕烈题跋集存在内容差异;和《杂抄》杂乱的编次相

比,《甲编》依照经、史、子、集四部分类,厘为五卷。 所以,《甲编》极有可

能是《杂抄》的誊清抄本④。 《甲编》 既已著录于《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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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其锬编著:《刘子集校合编》附篇一“近人陈乃乾过校本《新论》十卷跋”,华东师

范大学出版社,2012 年,第 1146—1147 页。 跋文落款时间为“癸亥十月十二日”。
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图书馆编辑: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藏古籍善本

书目》,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图书馆,1993 年,第 1 页。
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整理:《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(稿本)》第 17 册,齐鲁书社,1996
年,第 111 页。

 

条件所限,《甲编》暂未能全获经眼。 有关两书的关系问题,俟后另文讨论。



要》,则其在入藏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图书馆前,应系中国科学院

图书馆之旧藏,民国时期为北京人文科学研究所藏书。 但印行于 1936 年

和 1939 年的《北京人文科学研究所藏书简目》和《北京人文科学研究所

藏书续目》皆不曾著录《甲编》。 而《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的撰作在

1940 年左右已近尾声①,则《甲编》的购藏亦在 20 世纪 40 年代初的一两

年间。 《杂抄》的完稿,亦不晚于此时。
框定《杂抄》 的编纂时间,亦有助于理解《杂抄》 每册目录的体例。

《杂抄》每册目录皆列有被著录书的书名、卷数和版本项。 条目上方偶注

有“滂”(潘祖荫滂喜斋)、“蒋”(蒋汝藻密韵楼)、“陆” (陆心源皕宋楼)、
“罟”(瞿氏铁琴铜剑楼)、“缪”(缪荃孙艺风堂)、“适元” (张钧衡适园)、
“学部”(清学部图书馆)等字样,揭示所著录书在晚清民国时的递藏情

况。 然亦间有误者,如第一册目录中“(蜕庵诗) 又四卷(旧抄王莲泾校

本)”条上注“陆”,云为陆氏皕宋楼旧藏。 然而此本实著录于《楹书隅录

续编》卷四②,为聊城杨氏海源阁旧藏,未经陆心源之手。 《杂抄》每册前

目录的条目下方俱有红色圈盖符号,前三册多而末册少;第一册目录条目

上方多施有红点,第二、三册目录条目上方多划有三角符号,末册则无,显
系校阅未竟。 经考,凡是添加有此类符号的条目,乃表示沈韵斋了解相应

书籍的递藏情况,而后他或在目录的条目上方标注藏家、或援相关藏家书

目著录入解题。 反之,则递藏情况不明,沈韵斋在编纂时也未得到其他文

献辅证。 如第二册目录中“唐先生集七卷(明刊)” “唐贯休诗集一卷(明

刊本)”二条,上无三角号、下无圈盖,此二书俱不见于《荛圃藏书题识》之

外诸家书目著录。 今考,前者经黄丕烈、李之郇递藏,民国间经上海书估

李子东售与周叔弢③,现藏国家图书馆(索书号:08467);后者在黄丕烈之

后曾长期秘藏于苏州顾氏过云楼④,20 世纪末方流入市场⑤。 沈韵斋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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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亮:《〈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〉研究》,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(吴格指导),2004
年,第 47 页。 王亮指出,《北京人文科学研究所藏书续目》编成后,“由于经费短绌,
藏书未有显著增长”(《〈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〉研究》,第 39 页)。
王绍曾、崔国光等整理订补:《订补海源阁书目五种》,齐鲁书社,2002 年,第 481—
483 页。
傅增湘:《藏园群书经眼录》卷十三,中华书局,2009 年,第 1003—1004 页。
谢国桢:《江浙访书记》,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,1985 年,第 105—106 页。
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编:《嘉德十年精品录·中国古代书画·古籍善本》,文
物出版社,2003 年,第 230 页。



编纂《杂抄》时,自然无法获知此二书除黄丕烈题跋以外的其他辅证信息

以充作解题,故于标记中付阙。

二、《杂抄》的史源、理念及成书方法

(一)索隐与剪裁:《杂抄》的史源与编纂方法

《杂抄》主要凭借考索并抄录诸家书目书志中所著录的黄丕烈旧藏

版本信息纂成解题。 经核查,除黄丕烈题跋、《百宋一廛书录》和前述王

国维《传书堂藏善本书志》外,《杂抄》的主要取材书目有:张金吾《爱日精

庐藏书志》,晚清瞿、杨、丁、陆四大藏书家书目以及潘祖荫《滂喜斋藏书

记》、缪荃孙《艺风藏书记》《清学部图书馆善本书目》、徐乃昌《积学斋藏

书记》、张钧衡《适园藏书志》、邓邦述《群碧楼善本书录》 《寒瘦山房鬻存

善本书目》、孙毓修《四部丛刊书录》等。 凡诸书目所未收的散见黄氏藏

本,则多系勾稽清人别集和善本书影等文献所得。 汇辑题跋本以外的黄

氏“普通”藏书,并考其版本形貌,是《杂抄》的一个突破。
沈韵斋主要通过题跋、钤印等信息确认题跋本以外的黄丕烈藏书,并

辑入《杂抄》,多有拾遗之获。 如《杂抄》第 190 条著录明抄本《负暄野录》
二卷,乃因《传书堂藏善本书志》卷三“负暄野录”条载其钤有“平江黄氏

图书”印而被收入;第 467、468 条著录明正统刻本《汉书》 《后汉书》各一

百二十卷,向未见于诸家书目,当由黄丕烈题元大德刻本《后汉书》题跋

中“余向在京师收得《前》《后汉》正统本,甚为宝爱。 后因旅囊空匮,欲商

诸仲鱼,慨以几十金相易”①之句索得;第 550 条著录元刻残本《祠山事要

指掌集》四卷,向未见文献载明为黄丕烈旧藏,惟《铁琴铜剑楼书影》见其

卷端,有“士礼居藏”“丕烈”两印,遂被收入,等等。 沈韵斋还从其他散见

材料中曲折隐晦地索辑出黄氏遗书。 如第 357 条著录宋刻《纂图互注毛

诗》二十卷,乃由清人钱泰吉《甘泉乡人稿》 过录钱天树“《纂图互注毛

诗》,昔藏吴门读未见书斋,书友携来,曾一寓目”②之语辑得;第 370 条著

录明项氏抄本《新编古今姓氏遥华韵集》一百卷,惟见于清人张鉴《遥华

姓氏韵集跋》“后又得吴门黄氏士礼居所藏项墨林家旧写本补足”③句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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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鉴:《冬青馆集》乙集卷六,民国间吴兴刘氏嘉业堂刻《吴兴丛书》本,叶十三。



故据以辑入,等等。 采辑周密深入,殊见沈韵斋披览之广、考索之精。
对于诸公私书目已有著录者,沈韵斋则尽力搜取,然后隐去有关黄丕

烈的信息,再行裁改拼接,最后将处理好的材料抄成解题。
沈韵斋在书衣题写“士目”,显然有意命《杂抄》为黄丕烈旧藏书籍目

录(上文已言及的《甲编》之命名可为旁证)。 而《杂抄》各条解题中均未

过录黄丕烈的题跋和藏印,其后续藏家的信息也一并被略去。 如第 367
条著录影抄剡川姚氏本《战国策》,系据《爱日精庐藏书志》过录题跋,《爱

日精庐藏书志》所著录的钱谦益、陆贻典及黄丕烈跋,《杂抄》仅过录钱、
陆两人题跋,黄跋从略。 第 255 条著录明抄本《素问六气玄珠密语》十七

卷,解题著录藏印云“收藏有‘武林高深甫妙赏楼藏书’‘古杭瑞南高士深

藏书’二朱记”;此系据《清学部图书馆善本书目》改写,彼目除此两印外,
还著录有“曾藏汪阆源家” “士礼居” “荛夫”三印①。 两相比较,《杂抄》
仅录明人高濂两印,并强调“二朱记”,明显是有意省略黄丕烈及其后汪

士钟的藏印信息。 在《杂抄》的解题中,有关黄丕烈及黄氏以后递藏藏家

的钤印、题跋俱被隐去,但与黄氏同时友人的钤印、题跋,则被保留。 先看

有关钤印的叙述,如《杂抄》第 157 条著录明嘉靖刻本《石湖志略文略》二

卷,著录有黄丕烈书友,长洲(今苏州)人张绍仁的“张印绍仁” “讱庵珍

藏”“讱庵寓目”等数枚钤印;第 374 条著录旧抄本《周此山诗集》四卷,云
“有‘五砚楼’‘廷梼之印’‘袁氏又恺’诸朱记”;第 149 条著录元刻本《新

编翰林珠玉》六卷,云“有‘白堤钱听默经眼印’朱记”,等等。 不论是袁廷

梼、张绍仁这样与黄丕烈同时期的藏书家,还是钱时霁这样曾多次向黄丕

烈求售书籍的书商,《杂抄》皆著录其钤印。 然而此类关于递藏顺序的梳

理,至黄丕烈处则戛然而止。 《杂抄》著录题跋时,亦有类似的情况。 如

第 166 条著录宋景祐刻本《汉书》一百卷,载有顾广圻跋,有校书于黄丕

烈读未见书斋之语;第 169 条著录宋刻本《三历撮要》一卷,载有孙星衍

跋,述黄丕烈影抄此本之事;又如第 13 条著录宋咸平刻本《吴志》 二十

卷,载有顾莼、陈鳣题跋二则,顾氏题跋云:
癸(卯)〔亥〕②除夕,荛翁祭书于百宋一廛。 时已二鼓,以书招

余与凫香往观,且曰“今岁得书,以此为第一,故列史部之首”。 予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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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题签,并记数语于卷末。 顾莼。
陈氏题跋云:

去冬偕荛翁泛舟虎邱,访购是书,自谓追随乐事。 今春过士礼

居,荛翁出示,则装潢已就。 适徐君孄云亦在坐,相与展玩,并读跋

语,叹赏不置。 甲子三月,陈鳣记。
顾、陈二跋分别作于清嘉庆八年(1803)和九年,备述黄丕烈祭书及示书

友人的情形。 如果沈韵斋在纂辑时为便售欺,有意省去黄丕烈的藏印、题
跋等信息,这种昭然揭示黄氏事迹的题跋则势必不能保留。 以上所列宋

椠三种,俱有黄丕烈题跋,沈韵斋也未过录。 不论是著录钤印还是过录题

跋,均截止于黄丕烈,可见《杂抄》是沈韵斋以黄丕烈为第一视角编纂的

藏书目录,这也合乎乾嘉以来黄廷鉴、缪荃孙、王国维等学人代藏家编纂

书志的法度。 即使如沈韵斋伪制的《鸣野山房书目》 《咫进斋善本书目》
诸书,也系以藏家的第一视角抄纂而成。 不过也应注意到,《杂抄》解题

中尚偶见“荛翁”字样,如第 136 条著录明初刻本《始丰稿》十四卷,云“此

本明初所刻,存卷一至卷六,自卷七至卷十四八卷,荛翁据顾抱冲藏本影

钞补完”;第 215 条著录影元抄残本《国朝风雅》七卷,云“此荛翁从周香

岩藏元刻残本影写者”;第 512 条著录明刻本《春渚纪闻》十卷,有“此《津

逮秘书》本,荛翁临毛斧季手校”之语,等等。 看上去似为沈韵斋在编纂时

的一时失误,然而细绎辞意,无论是影抄、补全还是临校,黄丕烈都从根本

上改变了相关书籍的版本形态。 《杂抄》作为一部版本目录,无论如何设法

在其他地方隐去黄丕烈,但在著录上述诸书的版本性质时,也是很难回避

黄氏的存在了;故沈韵斋只得退而求其次,称以“荛翁”。 尽管沈韵斋着意

删避,此类情况在全书中仍有近 20 处,这是沈氏应对特殊情况的权宜之策,
与其为黄氏辑复书目的总体动机并不矛盾,其“仪黄”之心态,于此尊称间

亦不难读出。
《杂抄》著录的解题多系直接成段抄录自其他书目,但不乏删减原文

的情况。 检核所取材之原文,可以发现沈韵斋在剪裁材料时存在着较明

显的去取倾向。 以《杂抄》第 351 条著录的元刻本《新刊丽则遗音古赋程

式》为例。 此条取材自《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》,原著录作:
新刊丽则遗音古赋程式四卷元刊本

题丁卯进士绍兴杨维桢廉夫著,丁卯同年邵武黄清老子肃评。
前有至正二年维桢自序。 目录前有题记五行,云“‘丽则’之名,其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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伤今之赋之不古乎? 观其三良以下,追逐屈宋,殆如铁崖之崭绝峭

刻,人固未易于攀缘也。 然而协律□锵,立格古雅而陈意正大,诚
□□□者。 场屋之士,果能仿佛其□□□知□□□□□□□□。 至

正癸未正月三日。”案,元时考试首以赋,刻此为科举式也。 后有至

正元年钱塘陈存礼跋,谓先生酒酣,尝自歌《三良》 《八阵》 《延陵》
《望诸》《露柈》《铁箭》等作,盖其最得意笔也。 又谓其训诸生,每日

作赋,不难填布事实,而难于豁达气韵。 读其赋者,当于此语求之。
原阙卷一、卷二,黄荛翁假周香严所藏元本钞补。 卷中有“黄淳耀” “蕴

生”“陶复庵”诸朱记。①

除一二误字外,引文中未划线部分的内容,即如阙字位置、数量等,《杂

抄》皆保持一致;划线部分关于成书、旧跋内容的介绍则被删去,同时删

去的还有原书缺卷、黄丕烈抄补为完书的信息。 晚清以来书志,力求从内

部文本(内容和相关史事)和外部形态(物质性的版本表征)两个层次撰

写解题;而《杂抄》解题明显轻前者而重后者。 沈氏重视版本形态的编纂

旨趣,可见一斑。
穷尽式的文献搜罗固然胜之在全,不过依靠间接材料编写解题,则是

所见即所得,解题内容的多寡、正误也会很大程度地受限于材料。 如《杂

抄》第 122、123 条著录明刊《刘枣强诗》 《张象文诗》各二卷,解题仅分别

交代作者,无其他内容;此二书惟并见于陈征芝《带经堂书目》,该目也并

未涉及二书除作者名之外的其他信息,故《杂抄》只得依样录存。 又如第

201 条著录明初刻本《涧谷精选陆放翁诗集》 十卷《须溪精选陆放翁诗

集》八卷《陆放翁诗别集》一卷,云该本“每半叶十一行,行二十一字”,是
本现藏台北汉学研究中心(索书号:10581),行款为半叶十一行,行二十

字,此误实径袭自《传书堂藏善本书志》卷四②。 又第 147 条著录元刻本

《梧溪集》七卷,云是本有明景泰七年(1456) 程敏政序。 是本系元刻明

修,现藏国家图书馆(索书号:07126),书后有影抄序四叶,署“赐进士中

顺大夫南康府知府钱塘陈敏政书” 款,由序中“岁乙亥,余来守南康” 之

语,知其人于景泰六年(1455)到任南康。 陈敏政,字志行,钱塘人,明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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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 

瞿镛:《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》卷二二,清光绪间常熟瞿氏家塾刻本,叶三十一至三

十二。
王国维:《传书堂藏善本书志》卷四,《王国维先生全集·续集》第 11 册,第 4729 页。
王国维撰,王亮整理:《传书堂藏书志》,第 1003 页。



德二年(1427)进士,《〔嘉靖〕江西通志》载其为“景泰间知府”①;程敏政,
字克勤,休宁人,明成化二年(1466)方中进士,其景泰七年主政南康府乃

属无稽。 故作“陈敏政”是。 此书为瞿氏铁琴铜剑楼旧藏,《铁琴铜剑楼

藏书目录》之解题已误作“程敏政有序”②,沈韵斋在过录时未能详辨,续
而袭误③。

《杂抄》既未依照四部分类,亦不序次诸书版本,颇为杂乱。 虽然它

基本抄撮自晚清民国时期的诸家书目,但同出一书的条目往往也比较分

散,并非典型的知见书目。 不过细绎条目可发现,《杂抄》是由百余个“条
目单元”组合而成的。 所谓“条目单元”,即相互连属的 2~ 5 个条目,它们

不仅同源、同类,还按照时间先后排序,显系同时收入者。 如《杂抄》 第

195—197 条,分别著录明抄本《萨天锡诗集》八卷、毛氏汲古阁抄本《句曲

外史诗集》二卷集外诗一卷和旧抄本《来鹤草堂稿》等四种四卷,俱为蒋

汝藻密韵楼藏书。 将《传书堂藏善本书志》卷四集部元人别集类著录的

黄丕烈旧藏本拈出排列,恰与《杂抄》相合,可见此类“条目单元”系沈韵

斋截取前人书目中的一部分并勾稽、梳理而得。 然而这些“条目单元”之

间又不存在固定的排列次序。 因此可以推测,《杂抄》是沈韵斋在业书之

余断续检阅旧有诸家书目,集腋成裘的成果。 如此检书,不免失之随意,
故《杂抄》颇有重出④、漏收的情况,重新分类誊录势在必行。 沈氏将《杂

抄》的誊录本命名为“甲编”,自然也有继续辑录的用意。 但就目前发现

的材料看,他没有继续完成这项工作。
(二)经眼与访查:实物版本理念的投射

“由目录到目录”的编纂路径,必然存在间接材料不足以准确反映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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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④

 

林庭 修,周广纂:《〔嘉靖〕江西通志》卷十二《南康府》,明嘉靖四年(1525)刻三十

五年增刻本,叶三十三。 徐象梅编:《两浙名贤录》卷二八《吏治》“潜山县知县陈志

行敏政”条,明天启三年(1623)光碧堂刻本,叶三十八至三十九。

 

《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》卷二二,叶二十八。
沈韵斋曾试图通过更多渠道获知此书的版本信息。 《杂抄》解题中有“半叶十三

行,行二十二字,见《书影》”句,《书影》即《铁琴铜剑楼书影》,仅影印了元本《梧溪

集》卷五中的两半叶,并未影印陈敏政后序,故沈韵斋只据这两半叶书影补充了《铁

琴铜剑楼藏书目录》解题并未涉及的行款信息,此外没有其他收获。
如旧抄本《刘子新论》十卷、宋刻本《文苑英华纂要》八十四卷等,在《杂抄》中皆重

出(重出者未计入本文所统计的《杂抄》著录总部数)。



本实况的“危险性”。 为补苴遗漏,沈韵斋编纂《杂抄》时,还有意识地搜

求、经眼黄氏藏书,并作手记,或委托他人代为访查记录,以之为基础撰写

解题。 这些记录分别写在《杂抄》第四册后附的四叶“瘦香室”笺和七叶

“烬余楼丛书”笺上,详尽而有序地开列了被著录书的序跋、行款、钤印、
题识等内容。 可见在《杂抄》的编纂过程中,对书籍实物版本特征的观照

是一以贯之的。 沈韵斋在材料准备环节,即已有明确意识要将《杂抄》编

制成一部版本目录。
《杂抄》第 352 条著录明抄本《东原集》七卷,递经钱曾、周锡瓒、黄丕

烈、张蓉镜、赵宗建、沈养孙收藏,并有俞弁、钱大昕、黄丕烈题跋①。 《杂

抄》过录了俞弁和钱大昕的题跋(同样略去黄跋),在解题中详录分卷、钤
印等信息。 这部《东原集》此前只著录于缪荃孙辑《荛圃藏书题识》,仅见

黄跋,其余信息一无所及。 《杂抄》第四册末附沈韵斋四纸手稿(用“瘦香

室”笺),备载是书版本信息,此为沈韵斋于常熟沈养孙(1869—1932)处

访书的记录手稿。 比对记录稿与解题内容,知后者当改写自前者。 记录

稿列出了“书名卷数”“何时钞本” “著者姓名” “前后序文” “半叶几行”
“收藏印记”“卷中诸体诗”七项,涵盖了解题涉及的大部版本特征。 尤其

是钤印部分,备载每卷印记的位置和数量,并摹画印鉴形状。 解题则拈出

抄写者、钤印、分卷等直观反映版本形态的内容,并删去了记录稿中所著

录的黄丕烈、张蓉镜、姚畹真、赵宗建、沈养孙诸人钤印,仅保留钱大昕及

其之前的五方印记。
“瘦香室”笺后,又有使用“烬余楼丛书”笺的手稿七叶,观字迹并非

出自沈韵斋手。 烬余楼系常熟王兆麟(1882—1969)藏书处,知此系王氏

用笺。 兆麟字纪玉,一作季玉,号强悔,长于鉴藏,擅目录之学,喜藏古书

古泉,1924—1927 年任常熟图书馆馆长,曾任南京图书馆编纂,藏书处又

名拜鹃室②。 该手稿是对时居常熟的王兆麟、丁祖荫(1871—1930)、宗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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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现藏国家图书馆(索书号:02979),书中所钤文徵明藏印,未审真伪。
常熟图书馆藏抄本《绛云楼书目》附瞿启甲跋云:“余家所藏《绛云楼书目》与同邑

王季玉新得之本,非特款式相同,即所钞字迹及枚庵朱批亦出一人之手。”(转引自王

红蕾:《钱谦益藏书研究》,南开大学出版社,2013 年,第 241 页)《杂抄》第四册后附

“王氏拜鹃室藏书”数种解题恰有王氏所藏《绛云楼书目》,《杂抄》第三册亦有数处

“王季玉藏”,知“季玉”亦指王兆麟。 另参沈艺:《虞邑藏书考》下册“王兆麟”条,常
熟图书馆藏沈氏稿本(索书号:14477);瞿冕良撰,张杰校点:《常熟先哲藏书考略》,
徐雁、王燕均主编:《中国历史藏书论著读本》,四川大学出版社,1990 年,第 741 页。



年(1865—1933)三位藏书家所蓄黄丕烈遗书的调查记录,而尤以王氏拜

鹃室藏书记录为详,且以“王氏拜鹃室藏书”起首,而非如丁氏初园、宗氏

咫园前冠“常熟” “上元”等里籍,故可以推知此稿亦出自王兆麟之手①。
王兆麟在手稿中详述所访书的书名、卷数、刊刻(抄写)者、行款、序跋、钤
印信息,并过录书中题跋,与沈韵斋手稿开列的版本项高度一致,这很可

能是应沈韵斋要求记录的。 此外,手稿末叶列宗氏咫园所藏“《湘山野

录》宋本、《铁崖乐府》明初本、《九灵山房集》明初本、《吴都文粹》钞本”
书名项四条,并括叙云“此四种已见士礼居题跋中,必已采辑,故不详

列”,则益可佐证沈韵斋委托王氏代为查访常熟诸家所藏黄丕烈遗书之

事②。 王兆麟、丁祖荫、宗舜年均为清、民之际颇具声名的藏书家,但在很

长的一段时间内,学界皆知其名而未详其藏书之实,该手稿则在一定程度

上充实了对他们藏书情状的认知。

三、晚清民国版本目录学史视阈下的《杂抄》及其学术意义

沈韵斋曾受雇于湖州陆氏皕宋楼,首代主人陆心源号称“仪顾”,足
见他作为学者型官员对顾炎武学术与济世精神的追慕。 沈韵斋的“仪

黄”也是如法类效,借以表达其身为蟫林中人对前贤的向往。 《杂抄》折

射出沈韵斋作为民国初期的一名佣书者服习书目版本之学、调查收集黄

丕烈藏书的心得和经验,堪称其书业“心影录”,亦有独特的学术价值。
《杂抄》弥补了晚清以来黄丕烈藏书目录的缺憾。 黄丕烈曾自撰有

《求古居宋本书目》《百宋一廛书录》《所见古书录》和《读未见斋书目》四

种书目。 前两种分别为黄氏知见书目和所藏宋本目录,今俱存,但皆未臻

黄氏藏书之全貌。 《所见古书录》分正、附两编,分别收录黄氏所藏书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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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《杂抄》第 211 条著录明刻本《九灵山房集》后标“王季玉抄来”,是书见于此手稿,
可辅证此手稿为王兆麟所作。
《杂抄》第 65 条著录明雁里草堂抄本《铁围山丛谈》,过录钱曾、孙从添、惠栋、张燕

昌等藏印八枚,标注藏家为“常熟归氏”。 归氏即归曾禧(? —1936),其藏书处名

“宝珊瑚阁”,有“铁网珊瑚人家” 等印(常熟市政协文化文史委员会编:《汲古流

芳》,广陵书社,2020 年,第 295—296 页)。 该部《铁围山丛谈》藏印信息未见他处

著录,该书亦未见影印,故无从间接得知,必经亲见方能如此详细过录。 结合王兆

麟受托抄录事,知沈韵斋有可能曾对常熟中小藏书家所收藏黄丕烈遗书的情况作

过系统调查。



所见书,系其用力最勤之目,惜稿已早佚①。 《读未见斋书目》抄本在黄丕

烈去世后还短暂流传过一段时间,从清人蒋光煦《东湖丛记》 所引内容

看,该目所收之书较为全面②。 清人周星诒将《读未见斋书目》与张金吾

《爱日精庐藏书志》、钱仪吉《曝书杂记》、陈鳣《经籍跋文》等书目并称为

“究论校雠考订善否”的“不可少之书”③,故它亦应是一部内容翔实的解

题目录。 不过这两部书目在晚清时相继毁佚了。 藏书全目作为共时性和

历时性兼备的藏书记录,既便按图索骥,又可补苴罅漏,是不可或缺的工

具性文献。 但黄氏藏书全目长久以来付之阙如,限制了黄丕烈研究的进

展。 《杂抄》虽有失收,但作为滥觞之作,仍瑕不掩瑜,有利于更加准确、
稳妥地把握黄丕烈的藏书面貌。

《杂抄》首次对黄丕烈藏书的版本形态作全面考察,也是首次对藏书

家庋藏版本进行系统梳理与研究。 以收集黄氏藏书并编纂书志为目的,
这是沈韵斋的一项创见。 黄丕烈素以善本收藏之富、鉴藏之精、勘订之勤

为后世学人推重。 他每得善本,辄题跋数语以志书事,兼考递藏源流,故
其题跋可将版本、目录、校勘三者密切结合④,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。 晚

清以来,潘祖荫、缪荃孙、江标着力辑刊黄跋,意在保存文献、表彰藏家功

绩⑤;江标又排比题跋,撰成黄氏年谱。 是时,黄丕烈研究已蔚为大观,以
题跋推究版本、书事,已是较为成熟的进路。 《杂抄》是黄丕烈研究潮流

的延续,又有突破,它系统地考察黄丕烈藏书的实物版本特征,别开一路。
彼时,黄丕烈藏书是藏家热衷购致的秘籍,沈韵斋作为佣书人,关注黄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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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④

⑤

黄丕烈题旧抄本《珩璜新论》跋云:“予老矣,向有《所见古书录》之辑,将所藏者为

正编,所见而未藏者为附编,悉载诸家藏书源流,而稿属草创,卒以家累,故逐渐散

逸,即使有簿录可稽,第存其名,其详不可得而考也。”(缪荃孙辑:《荛圃藏书题识》
卷五,《黄丕烈书目题跋　 顾广圻书目题跋》,第 110 页)瞿中溶曾得稿并析为二十

卷,今亦不存,故未可定论其实。

 

蒋光煦云《读未见斋书目》著录有元刊《朱文公大同集》十卷(蒋光煦:《东湖丛记》
卷一,清光绪间江阴缪氏刻《云自在龛丛书》本,叶三十二至三十三),又载有宋刊

《后汉书》等书之详节(蒋光煦:《东湖丛记》卷五,叶十四至十五)。
《藏书记要》周星诒朱笔眉批,国家图书馆藏清嘉庆十六年(1811)黄氏士礼居刻本

(索书号:02867),叶三。
王绍曾:《如何正确评价黄丕烈在版本学上的贡献》,《目录版本校勘学论集》,上海

古籍出版社,2005 年,第 593 页。

 

潘祖荫辑:《士礼居藏书题跋记》卷末附记,清光绪十年(1884)潘氏滂喜斋刻本。



藏本的版本形态,自有便于参考鉴别以裨其业的主观动机在。 但《杂抄》
在客观上具有更重要的价值:它在条目后注明解题征引来源,一定程度上

勾勒出黄氏藏书在其身后的流布情状;揭示了一些稀见旧籍或版本的面

貌。 《杂抄》著录的黄丕烈藏书中,未直接见载于既有黄氏题跋集及《百

宋一廛书录》《百宋一廛赋》者达 130 余种,殊见沈韵斋辑录之功。 尽管

《杂抄》的解题仍主要取材于间接材料,但已最大程度地汇集了黄氏藏本

的信息,便于查阅利用。
《杂抄》记录了部分已佚黄丕烈藏书的版本信息,有裨于学界进一步

认知其形态。 如第 101 条著录明永乐刻本《韩山人诗集》 《续集》,著录书

中有永乐九年(1411)赵友桐序,并附《寿臧记》《行状》于后。 是书曾藏于

赵诒琛(1869—1946)峭帆楼,后下落不明。 赵氏《峭帆楼善本书目》惟云

其系“黄荛翁藏本,有跋语,甚详。 此书世间未必有第二部”①,而未涉及

前序后记等信息。 今未发现他处收藏有此书之永乐刻本,惟赖《杂抄》得

以索知其状貌。 又如第 192 条著录宋刻本《纂图互注荀子》 二十卷,解
题云:

每半叶十一行,行大二十一字、小二十五字。 每叶右阑外有篇

名、卷数、叶数,原阙卷八至卷十一(三)〔四〕卷,以元刻本补。 收藏

有“汲古阁”“毛氏子晋”“张印定球”“张燮藏书”“江南昭文张氏子

和小(娘)〔琅〕嬛福地藏书记”“平生减产为收书三十年来万卷余寄

语儿孙勤雒诵莫令弃掷饱蟫鱼荛友氏识”诸朱记。
是书在清末民初时曾为贵池刘世珩(1874—1926)庋藏,后下落不明,惟
见王欣夫辑《荛圃藏书题识续录》收入此本所附黄丕烈题跋两通、致张蓉

镜札一通,缕陈黄氏藏本归于张氏之始末。 黄跋中惟有“得后始知中有

缺卷,更无别言,惟以元本抽补,并加装潢,又多所费”②句,交代此宋本曾

以元刻补齐缺卷,但无从获知具体情况,《杂抄》则作了补充。
《杂抄》有助于深入了解民国时期一些中小藏家的藏书成就和事迹。

《杂抄》记录了民初常熟五家庋蓄黄丕烈旧藏的情况,其中收录归曾禧宝

珊瑚阁藏 1 种、沈养孙希任斋藏 1 种、王兆麟拜鹃室藏 3 种、丁祖荫初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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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赵诒琛编:《峭帆楼善本书目》,林夕主编,煮雨山房辑:《中国著名藏书家书目汇

刊·近代卷》第 26 册,商务印书馆,2005 年,第 563 页。
王欣夫辑:《荛圃藏书题识续编》 卷二,《黄丕烈书目题跋 　 顾广圻书目题跋》,第
298 页。



藏 1 种、宗舜年咫园藏 12 种。 宗氏所藏如元刻本《秘传正阳真人灵宝毕

法》、元抄本《宋策选》、清曹溶抄本《元方澜郭畀郑铭刘壎四家诗》、旧抄

《金子有集》《金子坤集》等,皆罕觏之本,且俱有黄跋,由此可窥知宗氏藏

书成绩当为五家之佼佼。 此五家中,归氏、王氏虽以藏书闻名却无书目,
《杂抄》著录此两家藏书,可以填补对两家藏书事迹了解的空白。 此外,
书后保存了王兆麟所用“烬余楼丛书”笺纸及其手稿,乃稀见藏书家手

迹。 通过《杂抄》后附手稿,可构建出沈韵斋与清末民初常熟藏书家间的

交际网络。
《杂抄》也是了解民国时期普通书人目录学实践的珍贵材料。 民国

书人中之脱颖者,皆服习目录版本之学而颇有成绩,如王文进、孙殿起、柳
蓉村等,俱撰有经眼书志,意在记存经眼善本面貌,以便因书究学。 与此

类不设藩篱的经眼书志不同,沈韵斋所辑《杂抄》锚定黄丕烈旧藏,有特

定的编纂主题和倾向。 黄氏藏书数量巨大,至民初时已星散四方,更有已

遭湮灭者,搜罗汇集,洵为不易。 故《杂抄》以寻求间接材料为主,访查经

眼为辅的编纂策略是较为合理的。
沈韵斋日以佣书为业,余时广稽群书,兼事查访,《杂抄》征引参考的

范围,亦即沈韵斋时所能及之处;《杂抄》解题重点记录钤印、题识信息,
亦反映彼时书人鉴定善本的习惯法则。 沈韵斋虽是一位名迹不显的佣书

人,但在晚清以来的黄丕烈研究史上,继潘祖荫、江标、缪荃孙之后,应有

一席之地。

本文写作过程中,杨洪升老师、王亮老师、梁健康先生、董婧宸老师或

赐示线索,或提出建议,多位同侪往复讨论、协助。 《文献》外审专家提供

了若干宝贵意见。 谨此一并致谢。

【作者简介】李翔宇,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博士研究生。 研究方向:版本目

录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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